数字经济重塑创新资源配置的空间逻辑

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一直以来就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科研平台、高层次人才、产业资本、试验场所在聚集方式下不断地向中心城市、产业集群集中，很多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因为地理距离所限而无法进入前沿的创新网络。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普遍运用，传统创新活动中以空间接近度为依托的依赖被打破，跨区域研发合作、云上资源共享从理论走向现实，由设想变为常态。数字联通不是地理的消失，网络通道的打通并不等于创新能力同步转移。数字经济对于创新体系的重塑不能只从要素流动效率的提升着眼，而应从空间配置逻辑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入手，弄清技术赋能的边界，看清现实中各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才能对数字时代创新发展的走向有更清晰的认识，找到区域创新升级的路径。
用数字联通打破地域的限制，消除创新要素的空间
隔离，编码的知识会以专利、技术文件等形式在网络上传输，大量的默会知识存在于操作经验、现场判断和团队合作当中，用文字很难完全复制，这也是以前创新集中在某一地区的缘由。数字联通一开始就拓宽了编码知识的流动范围，远程协同系统和云端仿真平台把分散于各地的研发小组分成一个个的小块，一起进行一项科研任务的分工合作，图纸、试验数据的传输速度明显加快，跨区域合作之间沟通费用也变得便宜起来。
高清影像、数字孪生技术给默会知识的迁移拓宽了道路，一线操作过程的全过程都被完整地数字化储存下来，工艺经验也可以通过回放复盘的方式在异地进行学习借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网络接入只能起基础的作用，制度互认、多方互信才是合作的真谛。大部分地区的硬件基础设施已经搭建完成，但是由于各个行业的标准不一样，资质互相承认，所以不能真正开展科研合作。大型装置联调、工艺打磨、跨学科思想碰撞都需要线下面对面的交流。数字技术降低了通行成本，但是不能完全取代共处带来的思想启发，创新合作受阻也从物理距离转向了能力的欠缺以及制度的限制。
以平台载体集聚优质资源，搭建创新协同空间枢纽创
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要找到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一般要先跑完大学、研究所、产业链所有的主体，信息不对称使得真实的产业需求被淹没。平台可以把供给端的科研成果、仪器设备以及专家资源集中起来，使产业端的技术难题被转化成结构化的形态，为供需对接搭建起中间的平台。随着参与主体越来越多，网络效应被不断放大，有些平台可以汇聚比单个机构能承载的资源多得多的创新资源，虚拟集聚形态不需要依靠大量物理空间来完成。
虚拟集聚不是没有基础的脱离现实的无根生长。算力运转要依靠机房和电力供给，中试转化要靠厂房、设备，检测认证要靠资质，实体条件决定平台落地仍具有集聚效应，各种创新枢纽大多处于分工协作的关系之中，并非简单的相互取代。反观各地的实践，很多创新平台重挂牌、轻运营，只对企业的项目信息进行了登记入库，没有建立起供需对接、争议解决等运行机制，只是一本空洞的信息册，不能发挥枢纽的作用。协同平台真正的协同是虚拟集聚与实体载体共存的协同，线上搜集整理信息，线下做试验验证和成果转移。枢纽不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起来，而是根据需要合理分配创新要素，在任务结束的时候有条理地释放流转。
数据赋能供需匹配的提升，创建完备的创新资源调配机
制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要素，数据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在一个数据集合中可以被不同主体反复利用、加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里不断产生新的价值，给创新资源做出动态响应式调度赋予了可能。传统的科研资源分配大多采取申报、评审、立项的方式，链条环节多、周期长，一项产业技术需求从提出到得到资源支持，一般要花上几周的时间才能完成，无法满足当下快速更替的产业赛道。数据要素赋能之后，产业端的现实痛点被结构化的记录下来，科研端的技术成果也有了标签化的整理，资源调配由以前的事前审批变成对接真实需求的过程响应。
科研仪器共享、公共算力调度以及技术交易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在闲置的科研设备可以被异地科研人员及时使用、产业问题也能很快找到不同的解决途径的实践结果中体现出来。高效的调度系统必须要有统一的数据接口、完备的信用档案和合理的市场价格信号做基础，缺少任何一个都会造成调度只是一种信息的发布。由于数据本身存在差异，因此定价非常困难，同一组数据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说，产生的效用差别很大，很难制定出一套统一且公正的价格标准，需要契约信用来填补。还要认识到集中数据会重新塑造新的力量格局，掌握大量数据的主体议价能力变强，调度效率提高并不会自动导致创新资源的公平普惠。
以业态迭代拓展应用场景，释放创新空间溢出效能
[bookmark: _GoBack]创新的空间溢出不只是企业间的技术流转，更多的是依靠各种各样的产业应用场景来实现价值。成熟技术会在不同的赛道中发现新的价值，跨界创造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场景是否开放。数字经济催生出各种新型的创新业态，不断打破以前的创新链所形成的封闭边界。柔性制造把大批量生产分解为小批量的定制，使小众细分领域的小众需求也进入了生产的范围，开源协作把零散的研发力量整合起来，民间的技术智慧也参与主流技术路线，揭榜挂帅、众包攻关的机制使寻找技术难题的解决办法的范围大大拓展了。
新行业技术溢出由原来的单向梯度扩散变成了多向交织的网络化互动。技术外流的时候，会依照不同的场景做不断的更新改进，回流到的技术版本一般比最初的版本要成熟一些。但是溢出效应不是自然形成的，三个场景开放程度、标准化程度、人才流动性的三者共同决定溢出的效果。技术扩散的时点也应加以考虑，如果在技术还不成熟的时候就对外扩散，那么接收到的承接方就会得到半成品，当技术已经完全固化的时候再进行传播的时候，承接方就只能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即使打通了数字通道，创新红利的分配差距仍然存在，靠近网络枢纽的主体更容易抓住机遇，区域差距也会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
结束语
数字经济并没有增大创新资源总量，而是改变了各种创新要素相遇、结合、相配的方式。可达性取代不再只是依靠地理距离，网络枢纽消解了传统的中心绝对优势，动态响应填补了以前计划分配模式的空白，给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开拓了新的空间。但是也不能忽视数字联通并不是可以完全消除地理现实的，算力硬件必须要有物理的存在，思想的碰撞、工艺的磨砺还是得线下进行，制度壁垒、能力短板等协同创新遇到的现实问题也很多。各地建立创新体系的时候不应该只看重硬件设备的堆积，而应该使浅层次的网络联结上升到实质的业务合作，使信息展示平台真正成为创新协同的枢纽。立足于自身资源禀赋进入创新网络，并非只是接收数据的节点，而是应该把数字技术红利转化为区域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的源泉。
